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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1955年全家合影，后排中立者为邓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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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用“读、走、写”三

字概括治学之路。这简单三
字背后，是数十年的甘苦。
先生是学界出了名的

“书痴”，家中28个书架摆满
古今典籍。可比起读书，他
那些“走”出来的故事更让人
动容。

1961年，刚从上海社科
院毕业的邓伟志还是个标准
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
门、进机关门）。他被派往
江苏常熟白茆公社调研，拿
着本子挨家挨户问，却发现
自己讲的话农民“听不进
去”——那些书面语言、学术
概念，到了田埂上就水土不
服。苦恼了几天，领导点拨
他：“白茆是山歌之乡，你去
采采风。”他半信半疑地去
了，坐在田头听农民唱山
歌，歌词里藏着政策变迁、
家长里短、喜怒哀乐。这一
听，让他恍然大悟——劳动
者生活在变革最前沿，他们
的语言最生动。这段经历，
成了他一生“转文风、走基
层”的起点。
更惊险的经历在1976

年。为研究古人类遗址，他
与同事深入云南金平县边境

的苦聪人村落。先坐小火车，再转汽车，
到了县城只能骑马进山。在十万大山
中，马失前蹄，他连人带马滚下悬崖，幸
亏被一棵粗壮的古树拦住才保住性
命。他抓着野草荆棘往上爬，双手被划
得鲜血淋漓，衣服撕破好几道口子。走
出雨林，要过红军长征时的那种铁索
桥，桥下是滔滔洪水和万丈悬崖，木板
早已朽烂，只能踩着一根根铁索挪过
去；过了桥，还要徒步蹚激流、爬陡坡，
再走一百多里山路。“下要防荆棘下的
毒蛇，上要防趴在荆棘上的蚂蟥。”他回
忆，几个大男人走一段就要脱掉衣服互
相拍打蚂蟥，拍得满手是血。正是这种
“沉到底”的调查，让他听到了“老百姓嘴
里没套话”的真声音。

20世纪70年代，他还曾到上海一百
多家工厂跟班劳动：在江南造船厂当过
搬运工，扛过几百斤的钢板；在上钢一厂
当过炉前工，面对一千多摄氏度的钢水，
脸上的皮烤脱了一层又一层；在机床厂
当过钳工，手指被砸得淤青也不下火
线。工人师傅看他是个书生，劝他歇歇，
他摆摆手：“不跟你们一起流汗，怎么知
道你们的甘苦？”用他的话说：“社会学的
根在社会，学问的源在人民。”

“做学问不能守旧，要敢闯敢
试。”六十余载学术生涯，邓伟志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邓氏三
论”——平衡论、适度论、渗透论。

1981年，他首开家庭社会学
课程。当时有人认为“家庭无学
问”，甚至有人私下嘀咕：“家庭的
事，关起门来谁知道，这也能成学
问？”他却在课堂上提出“家庭淡
化问题”，主张建立平等的家庭关
系——淡化父权、夫权，而不是淡
化亲情和责任。这在当年堪称石
破天惊。有一次在高校讲座，话
音刚落，一位老教授当场站起来
反驳，声音洪亮：“家庭是社会的
基石，几千年的伦理，怎么能‘淡

化’？”全场鸦雀无声，都盯着台上。邓伟志不
急不躁，微笑着解释：“我说的淡化，是淡化不
平等的关系，让家庭更和睦，而不是不要家
庭。”全场愣了片刻，随即爆发出掌声。讲座
结束后，那位老教授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小
邓，是我没听明白，你这个观点有新意。”这场
风波，反而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家庭社会学这

个新领域。
1984年，他又首倡妇女学，被誉为“中国

妇女学奠基人”。争议随之而来——有人质
疑“妇女有什么可研究的”？他在一次学术会
议上据理力争，拍着桌子站起来：“妇女能顶
半边天，从五四运动起，妇女解放就是中国现
代化的重要命题。不讲妇女的解放，就不是
彻底的解放！”会场静默片刻，随即有女学者
红了眼眶。为了论证妇女学的学科价值，他
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发现早在20世纪20年
代，就有前辈学者提出类似构想，可惜未能形
成体系。他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不研究
妇女问题，明天社会就会出大问题。”这番话，
让许多女性学者深受触动。后来，他主编的
《妇女学概论》成为多所高校教材，有年轻女
学者登门致谢：“邓老师，是您的书让我找到

了学术方向。”
2018年，80岁高龄的他再创

“改革学”，提出改革“八大规
律”。有人问他“创新累不累”？
他笑答：“做学问像爬山，越往上
风景越美。我80岁了还能爬山，
是福气。”

这些理论的形成，并非书斋
里的空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他跑遍全国调研，坐绿皮火车、住
大车店、吃路边摊。在有些地方，
他看到国企改革后大批工人下岗
却缺少保障，蹲在厂门口和工人
聊天，一聊就是一下午，本子记了

密密麻麻十几页；在有些地方，他看到经济飞
速发展但环境污染严重，站在发黑的河边久
久不语；在有些地方，他看到扶贫款被层层截
留，气得一夜没睡，连夜写内参向上反映。他
慢慢琢磨出：社会发展必须兼顾平衡、把握适
度、注重渗透。“邓氏三论”就这样从泥土里长
了出来，带着田野的气息和民间的温度。

曾连续三届担任民进中央
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
的参政准则简单明了：“帮忙不
添乱，到位不越位，白说也要
说，说到不白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

民主党派大厦落成典礼那天，
邓伟志照旧骑着他那辆“老坦
克”自行车去参加典礼。停好
车正要进门，却被保安拦住：
“你是干什么的？”任凭他解释，
保安愣是不信这个衣着朴素的
骑车人是民主党派领导。
这辆“老坦克”还有更多故

事。1995年的一天，他骑车经
过延安中路茂名路口，刹车失灵
闯了红灯，差点摔倒。交警一把
扶住他，按规定要罚款。旁边认
识他的人急忙说：“这是邓伟志
先生，他有急事！”交警愣了愣，
敬了个礼放行，事后他纳闷：
“我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怎
么骑辆破自行车满街跑？”
在他看来，骑车既能锻炼

身体，又能感受上海的烟火
气。直到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组织给他派
了车，他依然珍藏那辆“老战马”。

履职期间，他提交上百件提案——呼
吁完善低保体系、提出“廉政十法”、批判形
式主义。有人劝他安享晚年，他却说：“老
百姓的事就是大事，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能
丢。就算‘白说’，我也要坚持到‘不白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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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一杯热茶，几页
泛黄的手稿，这两年老先
生多次声明“封笔”，集中
精力整理回忆录，但各地
报刊仍频繁向他约稿。

谈及去年年底获得
的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
奖终身成就奖，邓伟志连
连摆手，语气诚恳：“这个
奖绝不能算在我一人名
下，它属于整个上海社会
学界，是上海这座文化之
都给学人的厚爱。”在他
眼中，“终身成就”的核心
是“终身”二字：“我做了
65年学术，从未离开书
桌与社会一线。这个奖
不是终点，而是鞭策——
只要脑子清楚、手能写
字，我就会一直坚持下
去。”这位米寿学人的话
语朴实有力，眼神里依然
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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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界泰斗，生活中却
是个简单纯粹的“老顽童”。他
与夫人张耀新的家有个有趣的
名字——“马虎居”。一来夫人
属马，他属虎；二来他们信奉
“衣食住行过得去就行”，马马
虎虎过日子。
可这“马虎居”一点也不马

虎——屋里干净整洁，书报杂
志堆得井井有条。他笑道：“这
都是老伴的功劳。”
他们的爱情故事朴素又温

暖。1967年结婚时，婚房是从
单位租借的一间屋子，二三十
平方米。大床和书桌是租的，
因级别不够没资格租书架，只
好借了个“藤编小书架”。同事
看他们太寒酸，搬来自家沙发
借给他们。万事俱备，唯独缺
一床新被子——当时棉花票要
排队，等了许久都没轮到。幸
亏好心同事让出自家棉花票，
才成全了这对新人。
生活中，他是不折不扣的

“低能儿”。夫人总笑他“太笨
了”，最著名的笑话是“洗脚”。婚后每到晚
上，爱清洁的夫人总会提醒在安徽农村长
大的他：“小邓，脚洗了哇？”他有时随口应
答“洗了”，夫人就去厕所检查毛巾是干是
湿。几次下来，他再也不敢马虎。

2019年春天，邓伟志拿出省吃俭用的积
蓄与朋友的出资一起，在上海大学设立了
“邓伟志教育基金”。他说：“快乐与财富无
关。精神上的自由，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

如今，88岁的他依旧每日清晨五点起
床读书，每日写作两小时。被问起最骄傲
的事，他想了想：“我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
就坚守了读好书、走基层、写文章。一辈子
没违背初心，这就够了。”

夕阳余晖中，“终身成就奖”的奖状熠熠
生辉，却不及先生眼中的赤诚。六十余载光
阴，邓伟志用治学之诚、创新之勇、为民之
心，书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精彩人生。正
如他自己所言：“春蚕到死丝方尽。只要
有一口气，就要把那一根丝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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